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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西達也所描繪的野狼形象與性格既逗趣又

健忘，並不符合讀者心中對野狼的認知，所以閱讀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的時候，讀者雖然因為受

到繪者對野狼的顛覆詮釋，漸漸感到野狼烏魯好像

跟印象中的惡狼不同，但是由於我們對野狼的一般

認知（野狼是會吃掉小豬的壞蛋）使我們在閱讀時

侷促不安，總是對野狼抱持著戒心，在此反覆的矛

盾與撩撥下，誘引著讀者閱讀的興趣。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的圖像不僅僅只是文

字的反映，圖像除了描繪文字故事的情節，也在文

字之外表現另一種面貌的野狼，轉換野狼的形象。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裡描繪的是一直笑呵呵的

野狼、會做菜的野狼、會烤蛋糕的素食野狼、愛分

享食物的野狼，這些形象都讓野狼更具人性化與親

和力。而此書的文字也不僅僅只是述說一隻健忘的

野狼如何喪失飽餐一頓的機會，在圖像的描繪表現

之外，文字還描繪了野狼健忘與不修邊幅的性格。

野狼烏魯總是一次次受到食物的引誘，忘了要告訴

朋友小豬的事情。雖然每次烏魯離開朋友家後，才

又想起自己忘了說的話，牠也總是一笑置之，不覺

懊惱，一路笑嘻嘻的到各個朋友家拜訪。還有什麼

比這樣的野狼更叫人捧腹且喜愛呢？

文字與圖像的互動除了引發讀者的焦慮感，

也稀釋軟化邪惡野狼的威脅感，更製造了一則「運

氣」的顛覆思考遊戲，引發閱讀此書的無限趣味。

此般圖像與文字各自在合作敘述之外，還有各自敘

述的內容，便是諾德曼聲稱的圖文之間「諷刺的互

動合作關係」。圖像與文字之間依據文本的意義、

透過不同的傳達方式，配合故事的調性與目的，創

作者利用圖與文間不同的交集程度，引發文本豐富

的意義，為故事帶來各種閱讀的樂趣。

剝洋蔥的閱讀樂趣

綜合以上對《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一書的

探索，此書的趣味性展現在文字情節的重複性與故

事本身對好運概念的多重詮釋。閱讀此書猶如剝洋

蔥，剝開一層還有一層，使得好運的概念，並不僅

限於單一的關係中，而是存在於故事中的每一種關

係與情境的交織聯想。再透過圖畫描繪逗趣的野狼

形象，使讀者對野狼產生新奇與矛盾的感受。故事

與圖像的敘事如同圓周與切線，時而交會，時而分

離，在互動中產生衝突不安，後又漸漸化解，文與

圖在相互流動滲透間，不斷引發思考的趣味。

諾德曼對尼可拉杰瓦與史考特的批評來自於

他並不相信有對稱的圖文關係，他堅信閱讀與詮釋

圖畫書，無法僅詮釋文字，還需要詮釋圖畫，更要

將圖畫書以「一本書」（包括：書的設計以及故事

的圖與文）的概念來探討。因此即使在一本文字故

事敘述完整的圖畫書，圖像所擔任的角色也不僅僅

是裝飾性的描繪而已。圖像本身以及圖像在閱讀中

與文字互動所產生的各種關係，豐富了圖畫書的意

義，而閱讀圖畫書所產生的單純愉悅經驗，也需透

過圖像與文字複雜且高度精細的安排與設計方能達

成9。

（作者按 — 本文引用之圖像皆取自：宮西達也，《今天

運氣怎麼這麼好》，鄭明進翻譯。感謝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注釋

1 參見《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Looking at Pictures in Picture 
Books），33。

2 以下所舉的圖畫書皆為各圖文配合類型較為顯著的例子，同一本

圖畫書也可能綜合兩種或三種類型的圖文關係。

3 參見 Words About Picture，222-225。
4 參見 How Picturebooks Work，14-16。
5 文本選取以台灣出版幾本宮西達也的圖畫書為選取對象。在文中

提及對於宮西達也作品的觀點，也多從這些台灣已出版的作品為

依據，由於此文的主要目的在探索圖文之間相互映照關係的相關

提問，因此沒有使用日人版本並不會影響主要的探討問題。

6 書的大小開本與形狀，即書的「版式」（ format），可以分
成兩種：一種類型為肖像式（por t ra i t），又可稱為豎直式
（upright），另一種類型稱為風景式（landscape）。參見《觀
賞圖畫書中的圖畫》（Looking at Pictures in Picture Books），
117。

7 「出血」（bleed）指的是圖像一直延伸至書頁邊緣。讀者觀賞出
血的圖時，比較像一個參與者，能感同身受。

8 參見《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Looking at Pictures in Picture 
Books)，22-23。

9 參見彼得．杭特（Peter Hunt）編（1999）：Decoding the 
Images: Illustration and Picture Books. Understanding Children’ s 
Literature, 71.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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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抗暴英雄威廉華勒（Sir William Wallance, 

1270-1305）、聖經故事中的耶穌以及中世紀馬雅

文明中的杜撰人物，不論片中的主人翁或真有其人

或只是虛構，然而劇情的引用皆是可考的文明史記

以及歷史事件。有趣的是，為了追求劇情的逼真，

梅爾吉勃遜會極力考究史實文明的特徵，諸如：

《難》劇中「瑪利亞扶著已逝的耶穌」以及「耶穌

帶著以鐵絲束縛的帽冠」等，這些視覺場景與文藝

復興時期聖經故事中的宗教畫作有著雷同的面貌；

而《逃》劇裡中世紀的馬雅文化，因電影的刻畫而

歷歷再現，不僅是服飾、刺青、祭壇等，場景畫面

再次重建了史蹟文明，增添了歷史考證中的真實

性。                        

忠於原味以還原史實

梅爾吉勃遜對於歷史真實性的表現是相當考

究的，《色》劇中不僅動用了1700名臨時演員及

6000套中古世紀的服裝，選擇蘇格蘭及愛爾蘭遼闊

原野與山嶺的外景拍攝地點，戰爭場面的安排強調

壯烈與浩大，光是搭景足足花費了工作人員五個多

月的時間，而古堡的重新還原及服裝髮型設計的耗

費，在在逼近史實。

為企圖真實的傳遞影片中的中心思想，在

《難》劇裡梅爾吉勃遜不惜破壞了好萊塢影視界的

不成文規定，而以阿拉姆特語及拉丁文為發音語

言。此外，整部片子以《新約聖經》為骨幹，參雜

著哥德時期的宗教畫作的構圖，更讓人有似曾相識

的真實感。

為呈現更為完美的馬雅文明，《逃》劇則透

過馬雅語的演出來傳遞演出的真實性，不僅如此，

演員的選角也以中美洲的原住民為主要考量，影片

的取景深入於墨西哥熱帶雨林區，並考據馬雅叢林

的古城、窮山惡水、茫茫荒原、村落的詳實建構

楔子
 

奧秘的宇宙中，似有循環、因果等很難理解

的「際遇」，或許一個時空的距離、一個思緒的轉

念，將人生行為的境遇依預定的輪迴發生，不論

它是否是人力所能變更，但無可否認的，它在人

的「行程」中形成了無法言喻的「緣分」，誠如

世人對於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 1956-）的評論

「命定進入好萊塢的巨星」，是「命定」？是「巧

合」？誰也說不出個準則，這一位出生於美國紐約

州有點年紀，但長相帥氣、演技傳神的男士，一

直都是擔任影片中的男主角，直到1993年初次導演

《真愛》（The Man Without a Face），開啟了其對

電影導演的熱愛，所謂演而優則導，這鮮明的例子

就印證在他的身上。

爾後其所執導的《英雄本色》（Braveheart , 

1995）、《受難記：最後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 2004）、《阿波卡獵逃》（Apocalypto, 

2006）等三部片子，不僅為他帶來了豐厚的財富，

也促使其在電影導演的地位上占有一席之地。事實

也證明，這些片子因有著不錯的風評而得到極佳的

賣座，也為其帶來了豐厚的財富及影片編導的榮耀

地位，其製導之片所以吸引人，必然有其獨特的拍

攝美學與眼光，而從《色》、《難》、《逃》三部

片子中即可窺見梅爾吉勃遜慣用的形式，本文即以

業餘電影愛好者的粗淺眼光，探討梅爾吉勃遜的拍

攝手法與慣用的符碼。

拍攝的手法與形式

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以陳述史詩式的寓言

梅爾吉勃遜似乎特愛史詩式的故事，從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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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馬雅文明史上竿上人頭的現象、獻

祭過程的剖心等野蠻肢體動作的演繹，

其真實度不亞於Discovery的人類學紀錄

片，這一切傳神的演出須經深入考究，

否則難以再現。

大鏡頭的挪移以攝入視覺美景

或許是史實片更需要文明國度的

自然視野作為裝飾，所以也就不難窺見

大鏡頭的運用。梅爾吉勃遜即運用了這

樣的技巧，讓自然的裸美呈現出最不矯

飾的舞台布景，例如從廣角鏡頭視野下

的湖光山色帶入《色》劇中的蘇格蘭國

度，高聳雲霄的山嶺以及翠綠的草原搭

配著悠揚的風笛聲響，大鏡頭之下的好

山好水因英雄站在頂峰更襯托出山色的

壯麗以及身為英雄的氣勢，加上武士騎

在馬上的奔騰、情侶共騎馬背的馳騁，

不僅揭露出無比的浪漫情懷，更讓景致

的美好一覽無遺，整個畫面因宏偉的山

色而襯托出影片的精緻和美麗。

《難》劇一開始的長鏡頭聚焦在明

月之上，爾後鏡頭逐漸往下挪移，在昏

灰朦朧的雲層色彩，焦點逐漸聚集在樹

林中身穿長袍的耶穌身上，整個視覺感

官頗有印象畫派朦朧的效果，這樣的構

圖真美。        

至於《逃》劇，不論是原始族群在

充滿綠意的森林裡生活，或是原住民與

黑豹爪之間在森林中的追逐，以及黑豹

爪一躍而下其影像在宏觀的瀑布之中，

影片裡不斷地使用長鏡頭捕捉其間的

「獵」與「逃」，目不交睫的攝影與剪

輯讓鏡頭裡的質地精緻而具有美感。    

血腥與暴力以懾人心

血腥的塑造是梅爾吉勃遜劇情畫面

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從《英雄本色》男

主角威廉華勒的妻子被劃下的那一刀開

始，血紅及暴力開始逐漸沾滿了畫面，

由於華勒的報復引起蘇格蘭民眾風起雲

湧地封他為王，打鬥戰爭變成了無可避

免的場景，在此，雖然場面裡沒有過多

的鮮紅色素，但在動靜之間訴盡了慘無人道的暴力

與酷刑。《受難記》裡耶穌的被凌虐，刀刀條條的

鞭刑其畫面的真實性即已震懾了觀眾的心，而殘酷

的釘十字架惡行其模擬真實性的畫面更教人慘不忍

睹。

以野豬身上布滿穿刺的弓矛為始的《阿波卡獵

逃》即已預告了影片劇情的驚悚，剖豬生吃的血淋

淋場景令人作嘔，且《色》劇中「華勒妻子頸上劃

下一刀」的手法也再次出現在主角「黑豹爪」的父

親頸上，弱勢族群不斷地受到欺凌，一點無減之畫

面的血腥；爾後的「獵殺」、「獻祭」，鮮紅的色

彩有增無減。不禁要問，導演腦中的意識為何？是

其心中潛藏著腥紅暴戾之氣，還是導演想藉此強調

所謂文明國家的不文明行徑以諷諭文明人的器度？

千軍萬馬以現場面之浩大

梅爾吉勃遜執導的這三部片子中，千軍萬馬之

浩大場面是相當壯觀的。從《色》劇兩邊對決叫囂

的場面就屬於大場景，當群眾聚集觀看華勒受刑的

時刻，亦是人數眾多的浩大場合。群眾聚集的「數

大」在「受難劇」中是出現在耶穌將被問罪時，祭

司率眾聚集，這又是一個動用數千人的大場面。在

《阿波卡獵逃》的獻祭場上如螻蟻般的人群鑽動，

歡呼叫囂，亦是展現了人群浩大的場面，或許梅爾

吉勃遜認同「數大就是美」的美學觀點吧。 

正副軸線的糾纏以編織戲劇的張力

「美人」始終是「英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

素，而電影故事基本上會出現的主軸及不定數副軸

的敘述手法，梅爾吉勃遜闡述英雄的說故事手法，

不免俗的亦將其中一條副軸聚焦在女士的身上。

《英雄本色》華勒報復行動的切入點為妻子的被

殺，但其後的這一副軸則落在頻頻幫助他的王妃身

上；《受難記》裡除了聖母瑪利亞是耶穌一生之中

重要的親情之外，行政官妻子對於耶穌的受刑亦存

在著一個悲憐救助的角色，這女性線的兩條副軸不

斷在主軸間交織成故事的脈絡；《阿波卡獵逃》黑

豹爪死命脫逃企圖改變命運，其中的轉折在於他心

愛的妻子，也因此在其即將獻祭受刑時，他心中想

到了妻子，於是開啟了「跑」的想法，黑豹爪第二

次急於且奮力的「跑」則在大雨降落之時，因心中

惦記著深谷中的妻兒，於是他必須加快腳步，只為

了救援。顯然在此三部片子裡，「女士」的角色在

Mel Gibson’s
                                                    Film Art

梅爾吉勃遜的刻畫之下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在作法

上仍不離好萊塢電影的特色。

相似的電影符碼

梅爾吉勃遜的電影拍攝手法除了有可循的脈絡

之外，對於故事意義的闡述也有其一致的信念與做

法。

命定

「命定」為何物？是否有可循的軌跡？除了上

帝以外，無人可解說，然而每一個人的際遇不同，

對於命定的解釋也會有不同的見解。從《色》、

《難》、《逃》來窺視梅爾吉勃遜的命定論，筆者

有著這樣的揣測：威廉華勒無法抵禦命運終究得受

死神召喚的命運；耶穌扛著沉重的十字架，最後似

乎難逃上帝的遺棄，但又出現了獲得重生的意外；

黑豹爪奮力地逃離了命定，得以主宰著自己活下去

的命運。從完全無法掌握命定到奇蹟式的復活，以

及終於可以擺脫悲慘的無奈，或許梅爾吉勃遜逐漸

相信「命由天定，運由己轉」的定論。

人性的披露

人性的披露是梅爾吉勃遜這三部片子中顯而易

見的脈絡，英雄之所以成就英雄，有其相似的人性

格局裸露。

智慧、勇猛與害怕

《英雄本色》裡，小華勒欲跟隨父親離鄉作戰

時，父親告訴華勒一句重要的話語：「智慧才是英

雄的本色」，言簡意賅點出了造就英雄的特質 —

「智慧」，唯有智慧的運用，在戰場上得以以寡擊

眾，也可彌補兵器的不足而贏得勝利。《阿波卡獵

逃》中亦有這樣的寫照，在一場以釋放為餌的獵殺

遊戲裡，黑豹爪以迂迴而行的智慧來避開弓箭的射

擊，在手無寸鐵面對眾人獵殺的過程中，他設計各

種陷阱以智取勝來抵禦敵人的追逐而得以脫逃，所

以沒有「智慧」就無法成就英雄，智慧為英雄必然

的一項重要特質。

成就英雄的另一個特質就是要具有不屈不撓的

精神與貫徹到底的決心：諸如威廉華勒為自由而堅

定抗暴的意志，臨死前的不屈服，直至生命終了仍

欣賞有譜
Art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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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有譜
Art Appreciation

Mel Gibson’s
                                                    Film Art

然奮力的喊出「Freedom」；耶穌為傳達上帝的意旨

從未退縮，縱然身受各種的酷刑，但終究不屈服；

黑豹爪為救援心愛的人，不屈服於命運的捉弄，他

相信運用智慧的「逃」終可讓他脫離困境解救家

人。因此，不屈服、不畏懼的勇猛以及貫徹始終的

個性也是英雄個性中的特質之一。

梅爾吉勃遜雖頌揚英雄的剛毅不屈，但也不諱

言英雄柔弱的一面，畢竟英雄也是血肉之軀，誰無

膽怯與害怕。在華勒被逮捕入獄即將受刑的時候，

他鎮定但呼吸有些急促的說道：「我好怕」，然後

仰望上天說著：「請賜我力量」，然而他知道存

活的機率是零，所以他祈求能夠「好好的死」；耶

穌在預知自己即將有難時，他顫抖略帶哽咽的口吻

說著：「天父，聽我禱告，求你起來保護我，救我

脫離他們為我所設的羅網」，最後當耶穌終被釘在

十字架上時仍不免出現了悲泣的口吻對著上帝說：

「為什麼離棄我」；至於黑豹爪看見族人在獻祭台

上的慘死，他雖然沒有任何的言語，但急促的呼

吸、睜大了的眼睛，在在說明了他心中的害怕。畢

竟，英雄非完人，雖然有著陽剛勇猛的一面，但終

也有柔弱的一面。

背叛與矛盾

人性的矛盾在利益之中產生，因為利益而泯

滅了良知故而有了背叛，然而在利益與良知之間矛

盾與痛苦也油然而生。在《色》劇中，伯爵為了保

有自己的國土、權勢而做出了背叛之事，因醜陋的

一面被揭露之後，他見到華勒吃驚意外而無奈的眼

神，良知受到了震盪，在背叛與良知的抉擇中，伯

爵對著父親說：「土地、頭銜、權力，對我都已無

意義，人為我而戰，若不如此我就驅逐他們，讓他

們的家庭受飢，那些人在福克血流成河，他們為華

勒而戰，他為我從未有過的自由而戰，我背叛他奪

去他的自由，我在戰場上看到他的表情讓我無地自

容，⋯我不要再選擇錯誤」。華勒死後，伯爵毅然

地決定繼承華勒的遺志，為自由而戰，這是良知喚

醒的抉擇。

《受難記》裡，猶大為「金錢」而出賣了耶

穌，當時的場景鏡頭聚焦在祭司們拋出的一袋錢

幣，猶大接手後的錢幣散落，揭示出「人為財死」

泯滅良知的現實景象。爾後猶大見耶穌被縛，心中

的良知受到苛責，他決定將其得來的金錢換回耶穌

的釋放，他說：「我有罪，我出賣了無辜的人，把

錢拿回去，我不要」，但為時已晚。《受難記》中

另一個矛盾的心情是出現在行政官，他詢問妻子：

「真理是什麼？聽到真理時你能明白嗎？」，當時

他正面臨了兩難的抉擇，因為釋放耶穌必會遭受祭

司們的興風作浪，吊死耶穌則會引起耶穌信徒們的

暴動，問題在於不論哪一方暴動，這個結果就是他

自己得流血，這又是一個面臨己身利益的矛盾。

真實或虛幻，天使或魔鬼

人生的虛實、似真似幻，有時是很難區分的，

在《英雄本色》與《受難記》裡都有類似的描述：

華勒被施以極刑，瀕臨死亡前妻子的身影再度浮

現，妻子看著他，對著他微笑，他也對著妻子微

笑，妻子的身影是虛還是實。不僅《英雄本色》裡

有這樣虛實的刻畫，《受難記》中也有這樣的刻

畫，只是原來虛無的角色變成了魔鬼。魔鬼存在

否？劇中魔鬼與耶穌的對話是真實存在的，當耶穌

知道即將面臨磨難，他祈求天父的援助，此時與耶

穌對話的不是天父而是魔鬼，在耶穌受難的過程

中，魔鬼仍不時的出現，直到耶穌罹難時，魔鬼仍

然叫囂著，這魔鬼到底是真還是假？

另一個虛實的描述乃在於「孩童」，「孩童」

是天使還是魔鬼的化身？依常理而言，應該會認為

孩童是天真而無邪的，但在梅爾吉勃遜的眼中似乎

對於兒童有另一種詮釋：《色》劇裡，華勒受酷刑

時畫面中出現了一位純真孩童的臉龐，但那張面露

微笑的臉龐在說什麼？他對於受刑人絲毫沒有丁點

的悲憐，這應該是天使的表現嗎？而在《受難記》

中，當猶大因背叛而受到良心的苛責並躲在角落

懊悔痛苦時，小孩的表現卻彷彿是魔鬼附身露出猙

獰的面目。至於《阿波卡獵逃》裡，一位被士兵毆

打可憐失怙又染了病的孩子，卻突然像魔鬼附了身

般，露出了邪惡的眼神，口中喃喃自語的說著詛咒

著人類，這一幕又突顯了孩童邪惡的一面。

言簡意深的親情撫慰

梅爾吉勃遜對於親情描述的手法，是筆者在這

三部片子中最為喜歡的一種意寓，表現的方式沒有

過多的語彙、沒有矯情的做作，只是一個簡簡單單

的語詞，卻足以攝人心坎：在《英雄本色》裡，當

小華勒看到一群被吊死的人，父親心疼地摟住孩子

說道：「別慌、別慌，冷靜點孩子」，而當父親死

時躺在冰冷的長桌上，孩子沒有任何的話，只是用

手輕碰著父親，這些簡單的語彙與肢體畫面深深地

流露出父子情深。

當耶穌扛著十字架遊走街頭時，母親依附過去

對著孩子說：「我在這裡」，場景中仍然沒有過多

的言語，但簡易的言詞卻教人溫馨。而黑豹爪與父

親同時被抓，父親心知即將受到死刑的命運時，父

親面露鎮定的表情，語中沒有任何顫抖與害怕，只

說道：「兒子啊，不要害怕」，然後被劃上一刀，

臨死前望了孩子一眼，就這麼跪地而死。三部片子

中親情表現的意境，是在言簡意深之中有著深深的

感動。

結論

一般人「欣賞」影像，好一點的人「瞭解」影

像，再好一點的人「超越」影像（周子晏，1985：

99），電影的吸引力主要不在於它拍的是什麼，而

是在於它是如何拍成的以及它是如何表現的（周子

晏，1985：104）。梅爾吉勃遜從一位巨星轉型為

導演，在其編導的《英雄本色》、《受難記》以及

《阿波卡獵逃》等三部戲中，其製作的手法自有其

一套可以解構的脈絡：不難窺見他對於史詩式寓言

題材的喜愛，為了說好故事大費周章地深入於原典

以考究其內涵而能忠於原味的呈現劇情，透過大鏡

頭運用的場面調度以攝入美景，紅色血腥的暴戾以

及千軍萬馬的場面壯大，飆速的節奏以呈現戲碼的

緊湊，並在軸線交織穿插倒敘的描述下而構製成故

事的結構，以上是梅爾吉勃遜在這三部片子裡慣用

的手法與形式。

至於梅爾吉勃遜故事中的寓意為何？其對於

「英雄的宿命」自有其一套的定論，誠如世人以

「命定駐進好萊塢的巨星」來讚譽梅爾吉勃遜般，

或許他相信天地之間有其因果與定律是造就英雄之

所以為英雄的定理與特質，但英雄貫徹不二的使命

終究脫離不了「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哀傷，或許這

也是梅爾吉勃遜不願馴服的一點吧，所以在《逃》

劇之中，英雄終要擺脫捉弄人的命運以主宰自己存

活的未來。此外，人性的善惡是這三部戲中相當重

要的指涉，這其中不僅充斥著良知的糾結、充斥著

虛實的混沌，但親情的流露則是最真實的本性。

梅爾吉勃遜執導的這三部影片，自有其格局

的美學藝術，它給人的感受是直接、沒有隱藏、易

明白與易親近的，但若終究難以跳脫商業電影之窠

臼，太直接、坦白的故事陳述不免會覺得缺少了一

種神秘之美所予以人的深刻印象，或許這也正是史

實電影所無法避免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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